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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映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的厚重史著
——读《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2000－2010》 □西 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的发

展呈现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极为不

同的面貌。一方面是外部语境产生了

遽变，另一方面是内在肌理发生了裂

变，一些形态的军旅文学渐渐退出历

史舞台，而另一些形态的军旅文学又

在悄然生长。这一新形势对军旅文学

的研究与批评提出了严峻挑战。

朱向前主编的《新世纪军旅文学

概观 2000—2010》（以下简称《概

观》）没有回避错综复杂的新形势，而

是把挑战变成一次难得的机遇，大胆

地深入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潮流内部

一窥究竟。通过深度研究，不仅牢牢地

把握住了其历史发展脉络，而且发现

了问题，提出了对策，对军旅文学的发

展方向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判。这

部书可以看作是朱向前主编的当代军

旅文学史名著《军旅文学五十年

1949－1999》（以下简称《五十年》）的

延续，是近年研究新世纪军旅文学发

展用力最勤、内容最广、立论最深、标

准最高的权威著作，鲜活地反映了新

世纪十年军旅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

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扎实可靠

的史论依据。

我有幸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工作，

对这部史著的缘起、经过、完成有一些

亲身经历。

这部史著是新世纪军旅文学研究
领域的权威之作

这部著作的课题立项是在新世纪

十年刚刚结束之际。那个时候，有关新

世纪文学的研究不少，各种观点也很

多，总体上讲，还没有形成一个大体一

致的看法，很有点眼花缭乱之感。在这

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新世纪军旅文学，

如何在坚持军旅文学特殊性的原则下，

对其进行客观、公正、深刻且有远见的

描述就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了。

最初我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看法，

我想，参与到课题组中来的大多数成员

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困惑。那时我与朱先

生的交流比较多，还合作过几篇篇幅较

长、分量较重的文章。我也集中读了朱

向前几乎所有著作，对他的基本原则、

观点、立场慢慢熟识了。我时常谈我的

看法，他不断给予修正，渐渐地，新世纪

军旅文学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比

较脉络分明的图景。后来，再动笔去写

理论批评这部分内容时就比较有把握

了。

一部著作之所以有权威性，首先是

在深度广度上，要代表同一时期同一领

域的最高水平，并且奠定了该领域的基

本格局。依我浅见，这部史著是当得起

权威二字的。在我们动手之初，新世纪

军旅文学史论研究领域几乎还是一片

空白。在不多的文章中，谈细微的多，

谈宏观的少，有分量的著作几乎没有。

当时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渐渐模糊文化

与文学的界限，谈军旅文学时实际上是

在谈军旅文化。因此，这个课题的起始

阶段可以称得上是白手起家，经过不断

地探索和修正才长成今天的参天大

树。7年过去了，这期间该领域诞生了

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并没有超

越《概观》的体量。其次，要看一部史著

有多大的问题视野，提出了多少富有原

创性的观点。可以说，这部史著是在边

提出问题边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诞生

的。“新世纪军旅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

不是一个描叙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带有

问题意识的概念。每解决一个问题，新

世纪军旅文学的图景便更清晰了一些，

最终呈现出今天的样子。最后，要看一

部著作完成的艰辛程度。对这一点我

也深有体会，想必课题组其他成员也会

有相同的感受。我负责的理论批评这

一部分字数并不算多，仅有3万余字。

但整整花了一年时间读著作、文章、材

料，直到下决心动笔之前，仍然觉得很

多资料还没接触过。初稿完成之后，在

朱先生的指导下，又经过几次大的改

动。最大的一次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

学报》发表之前，又读了不少资料，还把

新世纪10年之间，文学理论批评的六

本重要杂志和两张报纸的相关文章做

了索引，记了半个笔记本。我把每一次

修改过后的电子版都做了保存，后来数

了数，差不多有10多个版本。著作终

于出版之后，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我

一人尚且如此，作为主编的朱先生和其

他课题组成员付出的心血就更加可想

而知了。

这部史著体现了鲜活的历史感和
时代特色

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发展的外

部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

研究批评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比如，

军旅文学所反映的对象——就中国军

队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言，军旅文学就

有滞后于现实之感。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比如，与军事

与战争有关的网络文学飞速发展，传

统的军旅文学在迅速的边缘化。这种

形势是喜是忧？还比如，“70后”、“80

后”军旅作家在新世纪10年的后半期

开始发力，开始成为中短篇小说的主

要写作者。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世界

与50、60年代出生的军旅作家有很大

的不同，也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形态

的军旅文学开始生根发芽。作为研究

批评者，应该如何面对这股已经隐隐

显现的潜流？总之，新世纪10年军旅

文学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新质，要

求研究批评者带着问题，并且拿出勇

气去面对。

《概观》没有回避所有这些问题，

而是拿出一种积极的、富有洞察力的

态度去深入各种新出现的现象，按照

自己的学术标准去梳理这些现象。《概

观》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去勾勒新世纪

以来军旅文学发生发展所依赖的外部

环境，以及这个外部环境对军旅文学

本身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概观》还

在一定程度上把军事题材网络文学纳

入到了观察的视野，分析其利害得失，

也对其今后的走势进行了一些预判。

值得一提的是，《概观》对“70后”、“80

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给予了相当的

关注。应该说，“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新

世纪10年还仅仅是崭露头角，无论是

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有成为主流和中

坚力量。但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那股

带有新质的潜流却有很多值得注意的

因素。这些内容是《概观》中的亮点，也

是当下关于军旅文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

另外，作为主编的朱向前本身就

葆有活力，对于各种不曾出现的军旅

文学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好

奇心，也特别鼓励课题组的成员去思

考去探索。而课题组的成员也大多数

是“70后”、“80后”，朝气蓬勃、有股闯

劲，遇到困难不退缩，敢于突破常规，

提出自己的看法，字里行间透露着生

机活力。而且课题组的成员也都是在

各自领域有所建树，甚至是出类拔萃

的青年学者。比如负责长篇小说部分

的傅逸尘，负责中篇小说部分的廖建

斌，负责散文、戏剧部分的谷海慧，负

责诗歌部分的洪芳，负责影视部分的

朱寒汛，负责短篇小说部分的徐艺嘉，

负责报告文学部分的张倩，等等。总

之，这是一个有朝气有活力的学术团

队，他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和问题意识

去面对新世纪军旅文学这个活生生的

有机体，把自己对历史、对时代的领悟

与理解灌注在文字中，使得《概观》这

部史著具有难得的胆识与温度。

这部史著牢牢把握着当代军旅文
学的精神脉络

在这个课题启动之初，朱向前就

一直强调：当代军旅文学具有自己的

特殊性，切不可用当代文学，乃至世界

文学的一般的所谓普世价值去框比军

旅文学。当代军旅文学有自己的发展

历程，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

标准，在观照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的

时候要坚持自己的特殊性和核心价

值。实际上，这一条原则也很好地贯彻

在整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也体现在最

终成果上。

这条精神线索主要体现在对新世

纪军旅文学的总体描述上，体现在对

各种军旅文学现象的解读上，体现在

对军旅作家的评价上，以及体现在对

军旅文学作品的存留上。依照这样一

条精神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军

旅文学发展实际上面临着非常严峻的

挑战，但在某些潜在方面，又孕育着新

的可能性。当新世纪军旅文学这个活

生生的有机体被赋予了这样一条可靠

的精神线索之后，它便仿佛有了灵魂，

不再是一堆琐碎的材料，而得以更加

清晰更加鮮活更加丰滿，也更加辩证

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更进一步说，坚持

这样一条精神脉络，也体现着作为主

编的朱向前对军旅文学精神的执著与

期待。在描画了一幅有关新世纪军旅

文学完整可辨的图景之后，他实际上

也在告诉读者，真正的军旅文学应该

是什么样子的文学，应该达到一个什

么样的高度。如果追溯源头，这条精神

脉络实际早在《五十年》中就有了。《概

观》既是在时间脉络上的延续，又是在

精神脉络上的延续，并且与《五十年》

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概观》不仅

与《五十年》采取了一致的体例风格，

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坚持了一个不变

的军旅文学核心价值标准，不仅仅是

形式上的延续，更是精神上的延续。他

们共同描绘了一幅新中国军旅文学发

展的宏大历史画卷。

我们可以说，这样一本全面而深刻

反映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的厚重史著

将与那些优秀军旅文学作品交相辉映，

相互发明与佐证，一道流传于世。他们

将引导着读者，引导着作家，也引导着

军人们深入到军旅文学精神的内部，领

悟军旅文学精神的高贵所在，同时也完

成自己精神世界的洗涤与升华。

立论本部分主题，关于艺术、艺术史、艺术家之“纠

缠”不期而至，是自然而然、必然联系，更是无法绕转、不

可回避。

坚定文化自信，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

峰，是宏图伟业，也是使命担当。在此语境下，上述话题既

为关注与热议焦点，也是探索与学研力点。

气墨是灵象之笔墨，灵象为笔墨之气墨，气墨灵象形质

一体、同行相携；气墨灵象从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

象与朴墨真象（“三象合一”之墨象）走来，是墨（彩墨、

油彩）与象演变发展的未来与远方，是墨象艺术的高峰，是

艺术语言的至美之象，也是迄今可以预见的艺术发展的最高

艺术形式；艺法灵象是艺术的本质性规律，既为艺术创作之

遵循，也是艺术前行之引领（见《气墨绘画 灵象艺术》《艺

法灵象 至美审美》）。

毋庸讳言，成就艺术巨擘，走进艺术典章，是艺术家的

人生理想，也是艺术梦想。然而，什么样的艺术家，方有如

此造化？换言之，具有怎样学养、功力的艺术家，才能进入

气墨灵象，成就至美之美？这是学研议题，更是实践课题，

既属艺术未来，更取决于艺术当下。要真正理清楚、说明

白、觅通道，艺术史应是再好不过的教科书。

谈艺话史，往往聚焦经典珍藏，尽论巨制名作；又往往

追忆历代先贤，悉数灿若星辰；还往往探研艺术流派，历列

各个派别学宗。研读中国艺术史如此，把握西方艺术史亦

然。如此，一定意义上，艺术史就是关于艺术经典的承载记

录史，也是历代艺术大家的入榜排名史，还是各种艺术流派

的探索形成史，而艺术（作品）始终是“灵魂”“核心”，具

有鼎立与标志意义。

艺术史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取决于其载道与传承之

宗旨，突出地表现为尚绝、尚新、尚进、尚融与尚极。

先谈尚绝。“绝”即原创，亦即惟一，就是不可重复，

这是艺术的至高价值所在，也是艺术史论的至高原则。艺术

史尤其具有这种性格，不可能也不会载入相同语言形式与风

格的作品。艺术史尚绝，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所体现

的正是艺术最高价值的不可侵犯性。

再说尚新。“新”即创新，是继承之创新，也是站在巨人

肩膀之上的攀登，这种创新具有正大气象，且包前孕后。换言

之，创新从继承出发，走向新高度、新境界，而决非为创新而创

新，误入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之歧途。比如，“六朝三杰”之一

张僧繇的“没骨山水”，就是在继承凹凸绘画技法之后的创新；

五代画家李成的“自成一家”，也是在师承荆浩、关仝的基础之

上的创新；黄宾虹从“白宾虹”到“黑宾虹”，齐白石从师法八

大、徐渭、吴昌硕到开创“红花墨叶”，同样是创新；法国雕

塑大师马约尔的“象征主义”雕塑，也是在师法现实主义雕

塑大师罗丹基础之上的创新。

又言尚进。“进”就是前行，就是发展演进，就是站立

时代新高度，这是艺术发展从低级走向高级、从高级走向更

高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时代审美、陶冶人文精神的重要

价值所系，既体现艺术的时代属性；也呈现艺者的审美之

需，既有宏观更迭；也有微观演绎。从原始美术、古典美术

到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是一种艺术前行；从架上艺术到

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综合材料，也是一种艺术前行；从莫

奈的印象派到修拉的新印象派，再到塞尚、梵高、高更的后

印象派，同样是艺术前行。哲思有言，前行，哪怕仅仅一小

步，也是新高度。艺术尤其如此。

还论尚融。“融”就是和，亦为极致之和谐。艺术尚

融，是艺术发展、演变过程中，古今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相互

借鉴、吸纳、完善的一种艺术现象。近现代以来，这种趋势

愈加显明。艺术先贤林风眠、徐悲鸿均有“中西结合”“中西合

瓦”之主张。林风眠的光影彩墨、徐悲鸿的素描写实、李可染

的光影山水等艺术成就，就是“融”的成果；“旅法三剑客”赵无

极、朱德群、吴冠中的艺术成就，是非常典型的“融”的结果；西

方艺术大师波提切利、克里姆特、马蒂斯、毕加索等，也从东方

艺术中采撷了诸多艺术元素，吸纳了大量文化养分，一定意义

上也是“融”的结果。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

化、社会信息化的大变革、大融合趋势下，艺术之“尚融”将呈

现新发展、展现新气象。

后语尚极。“极”即极致，是艺术创作追求出神入化之

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矗立经典完美之根本。求极致、臻完美，

不仅是艺术理想的本质，也是古典主义精神的核心。欧洲文

艺复兴运动，是古典精神完美回归的典范，将唯美主义推向了

极致，成就了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辉煌。晋唐时期以“二

王”为代表的行书、“张颠素狂”为代表的草书，以及以“吴

带当风”为标志的重彩壁画，还有宋元明清一路崛起的“文

人绘画”等，均呈现书画极致之风，矗立艺术丰碑。

显然，“五尚”所及，皆与气墨灵象立论相契、立象相

合。换言之，气墨灵象之所以眺瞩艺术高峰，既以原创之

“绝”为首要，又以继承之“新”为必备，还以攀高之

“进”为应有，并以和谐之“融”为不可或缺，也以完美之

“极”作通途。

有艺术评论家言，艺术史是艺术的“陈列馆”，艺术家

是艺术史的“雕刻师”。对艺术作品的大浪淘沙，究其根本

是对艺术家学养、功力的评判与检验。艺术（创作）尚绝、

尚新、尚进、尚融、尚极，艺术家当须崇学、崇德、崇静、

崇变、崇论。这是既往所启示，也是现实所亟待。

首先说崇学。“学”即学养，是博学之学，是历史、人

文之积学为成者。艺术是世界语言。既为博学，国学是本，世

界主流文化也是应有之含。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

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

代”。这就是博学的魅力，也是博学的力量。中国艺术史同样

反复印证这一命题，历史上哪位艺术大家不是学富五车，又

哪一位不是才高八斗？所不同的是，依时代进步与审美发展

论，今天的艺术大家应该更博学、更融通、更至达。

其次说崇德。“德”即德养，是德行、品位修行之要

义，更是责任、担当之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

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昔贤

存言：“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不锻炼

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文艺要塑造人心，艺

术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如此，艺者须有大德之养，不仅要在

艺术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

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古往今来，既有精湛艺术魅

力又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从艺者，多不胜数，成为一代又一代

艺术中人之典范。当下，从艺者尤其要“敢于向炫富竞奢的

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

行说‘不’。”从而“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

留清名”。

再次说崇净。“净”即清净，是心性之纯净，亦为精神之清

静，还是入念之幽境、化物之象境。释语论，真性清静方一尘

不染。修身讲境界，艺术创作同样讲境界。艺术尤其是视觉

艺术，要呈现出灵气、雅气、文气、静气、清气、逸气等审美境

界，必然要求创作者心灵须纯净，精神须清净。从古至今，那

些受人尊敬、广被赞誉的名家大师，无一不远离浮躁、不慕奢

华、不求功利、安于寂寞，也无一不“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

人死不休”。显然，如今艺术乱象中诸如复制抄袭、投机取巧、

花拳绣腿、沽名钓誉，以及低级趣味、江湖习气、胡涂乱抺、急

功近利者，皆与“尚净”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从次说崇变。“变”即变法，是追求新手法、探研新技

法，也是择一切手段、涉所有元素之变。技艺诸法的求变缘

于艺术语言的探异，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是艺术创作的

永恒法则。赵无极的从具象、半抽象到纯抽象，张大千晚年的

泼墨与泼彩，傅抱石后期的破锋笔法与散锋笔法，都是求变的

成果，也是探异的丰碑。毕加索艺术生涯中演变了现实主义、

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多种画风，也将自己“变”为20世纪最

伟大的画家。艺术要攀上高峰，既不能一线（条）画到底，也不

能一意（象）写到底，又不能一泼（墨）泻到底，而是要善于化诸

法于多变，于变中呈最美（语言）。

最后说崇论。“论”就是立论，就是将艺术感性升华为

艺术理性，包括艺术审美中的体验、感悟，也包括艺术创作

中的探索、思考。中西艺术史上，哪个艺术大家无立论？南

齐画家谢赫著有“六法论”；东晋画家顾恺之创立“传神

论”，清初画家石涛提出“法自我立”论，俄罗斯画家康定

斯基提出“色彩音乐论”，都是艺术史上不可或缺、无法替

代的奇绝华章。气墨灵象是至美语言，在走向艺术高峰、矗

立至美丰碑中，既需要立象探索，更需要立论思考。

如此，“五崇”所涵，均为气墨灵象立论所据、立象所

依。艺术家要进入气墨灵象之境，学养为本、德养是魂、清

净为道、变法如器、立论为宗。进言之，学养厚积艺术功

力，德养滋润人格修为，清净拒绝浮躁杂念，变法矗立个性

样式，立论实现感性升华。

显而易见，气墨灵象者，高学大德也。

要说明的是，气墨灵象是艺术的，也是哲学的，是艺术

的哲学，也是哲学的艺术，是艺术理想、创新语言，也是艺

术实在、创作探索，既玄妙恍惚，又真切自然。作为多层次

“天人合一”之灵妙之合、超验之美，如果说，对其（天人合

一）所蕴涵的哲学之美、诗性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

认知、探索与感悟无停滞，那么，关于气墨灵象的探研实

践、表达与呈现则无止境。

同样要说明的是，作为艺术语言，气墨灵象同样要经历

不断完美、臻于完美到更加完美的过程。并且，在其演变致

臻中，也会呈现交互融合现象，既会承载线墨具象、意墨意

象之痕迹，也会融合泼墨朴象、和墨真象之构成，但最终将

进入包前孕后的气墨灵象之境，呈现全新的艺术大美。

老子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孟子论：“充实之谓

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显然，“取法”攸关，“志不强

者行智不达”。有志之艺术中人，只要积高学大德之厚养，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气墨灵象当立艺术华章。

气墨灵象 高学大德
□吕国英

在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日子里，读到作家谌

虹颖的长篇报告文学《放歌天地间》，非常动心。这部作品真实而

细腻地描写了老一辈军旅作家阎肃为士兵写作、为军人放歌的艺

术生涯，生动反映了老一辈艺术家忠诚党的文艺事业、坚持文艺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守军旅文艺高地的责任，从而展现了人民

艺术家的精神风貌，塑造了我们时代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文艺家形

象。这是一部主题鲜明、格调高昂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可以

说是一首深情的人民文艺家之歌。

作品突出赞美了阎肃同志一生为部队官兵创作的崇高道德

品质。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青年时代就创作了红色题

材歌剧《江姐》，产生了全国影响。这部作品一直影响着我们几代

人的思想成长，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红色文艺经典宝库里最重

要的作品。他选择成为一名军人，走上了为战士写作的道路，把

他所有的艺术才华与艺术生命，都献给了人民军队的文化艺术事

业，献给了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几十年来，他写了那么多的歌词，

那么多的优秀作品，都是积极反映军队生活，都在歌颂人民军队，

都在表现军人的精神，都在努力塑造中国军人的艺术形象。这些

中国军人的精神和形象，不仅深深扎根在军人们心中，也深深地

扎根在普通群众心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产生了积极的社

会反响。他以自己所有的创作，自觉践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我们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坚持倡导的文艺思想，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他

心中的人民就是一个个普通的战士，就是每一个中国军人。他以

几十年的艺术坚持与实践，积累起一座艺术高峰，得到了党和人

民的高度评价。报告文学《放歌天地间》把阎肃同志艺术心路写

得非常真实感人，写出了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精气神和高境界。

《放歌天地间》还重点描写了阎肃同志对深入生活的高度自

觉和坚持。“深入生活”是新中国文艺思想的关键词，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关键词。时代生活是一切文艺的源泉。

中国作家、艺术家必须通过“深入生活”，向人民学习，在人民的生

活中获得创作的灵感，才能创作出受人民欢迎的好作品，才能创

作出与我们伟大时代相称的优秀作品。阎肃同志正是按照这条

正确的创作道路，长期生活在军营、海疆、边防和阵地上，长期和

士兵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共同体验着军队生活的

欢乐与痛苦、艰难与光荣。他本可以是一个颐养天年的老人，但

他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年轻的军人，他身上永远奔腾着军人的热血、肩负着军人的责

任，同时也永远承担着艺术家的责任。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仍然不懈地写作工作。

他的作品来自火热的生活，所以充满生活的乐观精神，所以有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作

为一个淡泊名利、德艺双馨的人民的作家、艺术家，他身上同样体现着一种时代的精神，

成为我们时代的道德楷模。他的创作实践，应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特别是军事文

艺创作的重要经验。可以说，该报告文学把他的创作经验做了极好的梳理。

《放歌天地间》的主题引导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阎肃同志对我们中国文艺发展进步的

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也经历了被消解、被边缘化、被市场化的痛苦时期。在中国文艺思想经受严峻考验的

年代，军事文学的基本思想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挑战，出现了一些困惑，主题也有些分

散，思想焦点也不那么集中。例如怎样坚持军事文学中的国家意识、英雄主义，和平时

期怎样坚持军事文艺方向等问题，都受到当时社会意识的影响，出现了弱化模糊的现

象。阎肃同志不是理论家，但他却能自觉坚持站到党和国家立场上，以自己坚实的创

作，坚持发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坚持了军事文艺的核心价值和正确方向，

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困惑在军事文艺里的重要问题，为中国的军事文艺走上正确的

创作道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历史和现实事实证明，军事文艺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

英雄主义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越是和平时期，越要坚持军事文艺的基本主题，弘扬

军事文艺的核心价值。

阎肃同志的创作道路给我们的文艺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艺术应该走向世界，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的作家、艺

术家却不能过急地走向世界，而是应该沉下心来，更加老实诚恳地走向自己国家、民族、

人民的时代生活中，更应该把热情和心都沉到生活中，更加努力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人

民创作，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中国文艺才有可能走向世界。文艺只有首先为我们的国

家、民族、人民服务，得到人民的认可，才有可能加入世界文艺的大家庭中，积累成为人

类精神的财富。文艺特别是文学，是用自己国家民族的母语来反映生活、表达情感、塑

造形象、揭示本质，这个基本的不可更改的事实注定了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也奠定了

中国文艺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所以，我们的文艺的主流必须跟随着国家民族的进步

而进步，必须跟随着国家民族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是中国

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一个深刻的道理，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因此，我们需要千千

万万像阎肃这样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有了他们，中国的文艺才能和世界对话。


